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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Apocalypse一詞原是指一種文學體裁，總稱作apocalypses。其次，亦以此指具有此種文學特性的思想，特別是指末世論（Eschatology）的思想。第三，這詞亦可指一種宗教運動，亦即是產生啟示文學，生活行為以啟示的末世盼望為導向的一種運動。但以這詞語來指一運動的，對我們的幫助不大，因為寫作和使用啟示文學的團體，無論是其社會特性或使用的情況，皆有很大的不同。若一定要把啟示文學和末世論拉上關係，很可能就是它們出現的時代︰都是時代面臨大轉變的當兒。
　　以一種宗教文學的文體來看，啟示文學在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傳統，都是源自舊約最後一段時期，這種傳統一直持續到中世紀晚期，仍有啟示文學作品的產生。好些學者認為，舊約先知書有些部分是屬於「啟示文學前期」的作品，因為我們已可在它們當中，找到後期啟示思潮的痕跡；但嚴格說來，舊約聖經中真稱得上是「啟示文學」的，就只有但以理書而已。現存最重要的啟示作品，均是成書於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後二世紀之間，如︰以諾一書、巴錄二書、以斯拉四書〔在英文版本的次經（Apocrypha），是稱作以斯拉續篇下卷〕、巴錄三書、亞伯拉罕啟示錄，可能也包括以諾二書和西番雅啟示錄等書。
　　Apocalypse一詞來自希臘文之apokalypsis，是指啟示。它代表猶太人的啟示，是關乎屬天的奧祕，就如宇宙的本性、諸天的內容、陰間的情況、苦難的問題、神義論（Theodicy）、神為歷史定下的計畫，以及有關世界及個人未來的命運等。接受啟示者，通常都是歷史中的偉人，如以諾、以斯拉等，當然，以他們名字作書名的，全是偽託，不是他們寫的。託古聖之名來發表，目的是顯示其權威。再者，成書之時，他們均認為先知的啟示早已停止了；偽託古聖之名，表示預言仍是在有效期得到的。不過，有關啟示文學託古名來發表一事，最穩妥的看法乃是，這是當時文壇一個流行的做法，不必然有特別的原因。啟示文學用來傳遞屬天奧祕的，多數是異夢或異象，裡面有許多生動的象徵性意象【編按︰像天使或魔鬼的鬥爭、野獸、巨鳥、數字、天地間特殊的現象，或星宿等】，有時則說其奧義是由天使（Angels）解釋出來的；又或者藉天使與見異象的人對話，或見異象的人被帶到七重天，看見宇宙的奧祕等。在這些作品中，大多數有天上寶座的出現。
　　我們可以把猶太啟示文學分作兩大類︰宇宙性的啟示，是關於宇宙的奧祕，以及藉著神遊太虛而認識天上的美境。另一類是歷史的末世論之啟示（但以理書即屬此類），關乎神為歷史定下的計畫，包括這時代將成過去，惡勢力特別猖狂，但被神的能力所勝，終於引入神的國度，直到永遠。啟示文學常見的主題，包括死人復活、惡人受永刑，以及義人享永福等。無可置疑，這些論題對處於危機時代的信徒來說，可以幫助他們持守信仰，捱過難關。
　　猶太啟示文學在早期基督教冒起的背景中，是一個重要的特徵。啟示性末世論的一般特點，如死人復活、最後審判等，在新約書卷內十分突出，不過這些書卷對末世的看法，卻已經有顯著的改變。首先，早期的基督徒相信，因著耶穌生平所發生的事件，祂的復活以及聖靈的降臨，末世已開始實現。此外，既然末世透過耶穌基督而實現，基督教的啟示文學也就以祂為中心。新約的啟示文學主要表達出，耶穌對世界的未來是多麼重要。
　　除了啟示性的末世論外，新約有些經文也有啟示文學形式，但整本新約正典內，只有一卷書真正屬於啟示文學的體裁，那就是啟示錄了，它是屬於猶太教傳統中有關末日的啟示文學。但有一點不同，約翰是以他的真名發表的（啟一1～3），反映出先知靈感在早期教會再現。早期教會中另一有名的啟示文學，便是黑馬牧人書〔Shepherd of Hermas；參使徒後期教父（Apostolic Fathers）〕，作者也是以真名發表，成書於一世紀末二世紀初。除此之外，新約時代的啟示文學也有偽託古聖名字來發表，不過他們選用的古聖名字，有舊約的也有新約的。
　　猶太教啟示文學思潮對基督教的影響，還不僅是透過新舊約聖經，上述各猶太教啟示文學作品，以及基督教成立後才寫成的一些啟示作品，也在基督教內留下痕跡。以斯拉四書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它在中世紀差不多具有正典的地位。好些基督教的啟示文學，都是按猶太教兩類啟示文學的形式寫成的。在教父及中世紀時代，宇宙性的啟示文學十分流行；它們對地獄的痛苦和天堂的快樂至感興趣，其中最具影響力的，是《保羅啟示錄》（Apocalypse of Paul）。從文學的角度來說，但丁（Dante）的《神曲》就是這個傳統的產物。至於在歷史的末世論一類，《多馬啟示錄》（Apocalypse of Thomas）算是中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了。
　　在教父及中世紀時代，人開始把興趣從新啟示文學的寫作，轉到啟示文學的註釋，特別是系統地解釋正典內的啟示文學。到了中世紀末葉，費奧尼的約雅斤（Joachim）寫的釋經書最受歡迎，它們成了當代人臆測末日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根據。在改教時代，更正教與天主教都以啟示文學的詞句，來了解他們的宗教危機。從十六世紀至現代，更正教人士覺得整個未來的奧祕，都包含在啟示錄內，因此每一個時代都有人重新解釋它，又本於它來了解他們那一代的事件，以及指出有什麼大事情會在末日發生。
　　在英國，十七世紀中葉以至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戰役這段時間，這個傳統發揮到最高i，千禧年主義（見千禧年，Millennium）的思想，成了更正教啟示文學思潮最明顯的特徵，它們不斷指出敵基督及假先知是誰，也不斷被證明是錯誤的；從這一點可知那時解釋啟示錄的方法，一定是有問題的。近代解經家慢慢學乖了，知道啟示錄的體裁及信息，必是與猶太教的啟示文學傳統有密切的關係，我們一定要按古代啟示的文學體裁、表達的方法和思想來解釋，才算穩當。只有這樣，我們才會避免前人解釋啟示錄所犯的錯誤【編按︰但上幾個世紀解釋預言的方法，對美國、歐洲及東南亞部分教會，仍然留下深遠的影響；按字面意思來解釋及推測將要發生的大事，仍然是解釋啟示文學的主流】。不過這個傳統有一點是十分寶貴的，就是肯定神仍是介入人類歷史的神，祂為人類定下的旨意與計畫，仍必親自成就。在惡勢力高漲、不法之事增多的時代，人對將來仍不失希望，知道神的計畫必然成就，耶穌基督必要再來，審判死人活人。

另參︰次經（Apocrypha）；
　　　神的審判（Judgment of God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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